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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者心語
15 年的收藏經歷，參加了上百場拍賣會，過眼了十多萬張真假書

畫，數千萬元的投入，交了上百萬元的學費，領悟了一個道理 「收藏是
緣分，貪心不可得」 ，一個真正的收藏家除了必須具有 「眼力、財力、
魄力、毅力」 外，還應該有豐富的傳統文化修養和歷史知識，如此才能
不斷提高其藏品的藝術文化價值。一件藝術品的價值如何，最終還是要
用作品的藝術成就和時代特徵來體現。收藏一道的真諦，唯有真正全身
心投入的人才會深感這是個嘔心瀝血的事業，一個人一旦選擇了這樣的
生活，他將忍受孤獨寂寞和難以言表的精神痛苦，我正是承受這種痛苦
的人。理想和責任促使我進入自覺，殉道者目無旁顧，至死不悔。

天地悠悠，過客匆匆，古往今來的一切聖賢，為求得生命的安頓，
必然要尋找精神的家園和生命永恆的意義，如是，我們的生命才有立足
點。在中國書畫傳統表現形式背後，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國學史和深
厚而博大的東方哲學思想。雖然我們已遠離了刀耕火種的原生世界，也
可能遺忘了漁樵耕讀的桃園理想，但東方儒釋道哲學中返璞歸真的清靜
淡泊卻深深地存在於我的淺意識裡。收藏是文化，更是傳承歷史，每一
件藝術精品都承載着它那個時代的文化精髓和歷史信息，這正是我苦苦
思索和追求的。 王 福

▲清康熙 《懋勤殿法帖 李邕大照禪師碑》初拓本
李邕（678—747）字泰和，江蘇揚州人，為北海太守，故世稱 「李

北海」。
其書法始學王右軍，後乃變法，以行楷入碑，李陽冰謂其 「書中仙

手」。蘇東坡、米芾、趙子昂都極力追求他的筆意，從中學到了 「風度
閑雅」的書法境界，他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代表作有《李思訓
碑》、《岳麓寺碑》、《大照禪師碑》等等。

此《大照禪師碑》1冊紙本，乃懋勤殿李邕法帖之初拓本，墨色烏
黑如漆，字口鋒棱如新，書法亦為李邕經典之作，誠為不可多得之上好
佳拓。卷末刻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夏四月十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隸書
2行。此帖前有 「嘉慶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奉敕賜禮部右侍郎臣那清
安」題字。當為內府珍本。何紹基以未能見此碑而引為終身憾事。張伯
英《碑帖論》考訂云，此內府拓本乾隆時已為罕見。

▲隋人書《十輪經》
紙本正文22.5✕8.5cm✕15開
跋文26.5✕27cm

敦煌寫經，從有紀年的寫經看，上有曹魏下迄宋初，長達700餘
年。四萬五千餘件經卷中，有題記有年月的很少。

抄經在佛教盛行的魏晉時代十分風靡，逐步形成一種特有的審美

定式和規範，後世稱為 「寫經體」。由於抄經者在文化修養和物質生
活等方面的參差不齊，他們的書風和水平自然也有天壤之別。

南朝寫經，明顯繼承 「二王」妍美俊爽的風格；北魏西魏寫經，
則結體欹斜多用方筆，古拙凝重；至北周、隋，逐漸形成了清秀俊
麗，端莊整飭的面貌，對初唐諸家影響極大。、

此件十輪經殘卷，經專家鑒定為隋人寫經本中之上品。前有許承
堯題簽，後有許氏長跋。此卷用筆精能勁爽，結字端樸而俊逸，點畫

顧盼而傳情，有一種神閑氣定，恬淡不拘的韻味，允稱高手傑作。嘗
見啓功先生的堅淨居叢帖珍藏輯《敦煌石室寫經殘字》本，也為許氏
鑒藏，內有許氏跋語數則，此 「十輪經」較 「殘字」本更為完整，故
彌足珍貴。

許氏在卷末跋曰： 「余遊隴十年，見甚多，然皆唐經生書，唐以
前即頗稀見，且昔無人知，自余發之，嘆為奇遇，此紙雅秀蒼勁…此
為千餘年之寶墨，尤可珍異。余意隋書實集南北大成，儀態天然而古

味深厚，…此紙乃虞褚先河，亦即真書鼻祖也。」是為的論。
啓功先生認為： 「晉唐法帖，轉折失於鈎摹；南北名碑，面目成

於斧鑿，…為難得之貨者，惟寫經殘字耳。」又曰： 「余生平見唐人
寫經，不可勝計。其頡頏名家碑版者，更難指數，而墨迹之線條使
轉，墨華絢爛處，俱碑版中所絕不可見者。乃知古人之書托石刻以傳
者，皆形在神亡，迥非真面矣。」

▲元徐憲《策杖暮歸圖》
徐憲，字元度，號水辰，與

王蒙、吳鎮、倪瓚、柯九思等相
友善，曾見徐憲、楊鐵厓題梅花
道人 「墨竹圖」，時徐憲已年逾
八旬。

該畫寫蒼松、古樹、小橋、
流水，一高士杖履橋間，觀其構
圖用筆全承宋人一脈，尤其是坡
岸、土丘之皴法、點苔，頗有梅
道人風範。張大千云： 「徐元度
元季高士，所作山水人物極清
雅，惜不多見……」

該畫曾經項元汴、徐乾學、
梁章鉅、吳大澄、商衍鎏、吳湖
帆等明清、民國間數位大家收
藏，又經王季遷、徐子鶴鑒藏。
徐子鶴長跋云 「……自元至今六
百餘年，遺迹絕少，片紙隻字，
珍若拱璧，黃金易得，至寶難
求，臥遊古賢名迹間，真乃此生
福慧矣」。

▲清中期王文治 楷書《吳中女士金纖纖墓志銘》
紙本冊頁24.5✕26.5cm✕16開

這是一件王文治傳世楷書中絕無僅有的精品力作；
這是一部文絕、書絕、故事也絕的傳奇之作；
這是一篇讓人讀後唏噓感慨，心潮起伏且無法釋懷的銘心傑

作。
首先，此書除了具有風神俊逸的王氏風範以外，秀潤中兼具雄

健的風骨，至為難得，且為65歲之作，可謂爐火純青。
其二，作銘者為 「獨佔文壇翰墨筵，九州才子讓公先」的乾隆

年間詩壇盟主袁枚，而才容雙絕的吳門奇女金纖纖乃袁老 「閨中三

大知己」之一。
乾隆五十九年春，79歲的袁枚赴蘇訪友，心儀已久的金纖纖偕

夫婿陳竹士雙雙叩拜袁老為師，纖纖詩曰： 「自憐蓬篳清寒甚，贄
見惟持五色箋。」未料拜師半月，纖纖病故，這年她才25歲，臨死
遺言： 「…須先生憐我，肯銘我墓，則我雖死猶不死也。」

一個是79歲風燭殘年的老名士，一個是25歲風華正茂的女才
子。我彷彿看到了鶴髮蒼顏的袁先生伏案的背影，一邊抹着淚，一
邊搖動着顫抖的筆，寫寫停停，停停寫寫，這哪裡是什麽文字？這
分明是先生心坎裡流淌出的血…先生在銘文結尾寫道： 「豈不知九
州之一老朽，亦涕淚之淋浪。」

面對這樣的文字，夢樓先生豈能等閑視之？故在致竹士和致佩
香、蘭城兩弟子信中皆曰： 「文是隨園經意之文，書亦老人得意之
書。」其自重如此。

其三，銘後有淡墨蘭花一幀，堪得歐波遺意，乃陳竹士繼室所
作。纖纖歿後，遺著《瘦吟樓詩稿》，得竹士繼室王梅卿鬻畫付
梓，梅卿工詩詞，兼擅繪事，通音律，著有《問花樓集》，與《瘦
吟樓詩稿》並傳藝林。後有長洲章鈺題調寄惜紅衣一闋，著名書畫
家吳華源跋語曰： 「此冊為隨園夢樓經意之作，允稱雙璧。余以為
纖纖、梅卿亦雙璧也。

▲

陸儼少《行書詩卷》
陸儼少生性淡泊，他自己曾有個比例，即十分功夫，四分讀書，三

分寫字，三分畫畫。其書法全從晉唐碑帖中來，筆力雄健渾厚，古拙老
辣，渾然天成的氣韻折射出的是陸儼少人格的風骨。謝稚柳稱： 「即唐
宋高手，亦不足為我儼少敵也。」

該卷錄唐宋詩詞及畫論，行、草兼而有之，陸翁於卷尾跋云 「予尚
有志學書，記在少時為之也勤，朝夕臨池，日數十紙……書雖末藝，然
能獨立門戶，無所依傍，蓋曠二、三百年而或無一人焉，予無書名，然

每私自與今之善書者比進而竊於古之大家相高下，則亦無愧甚焉，而為
畫名所掩…」。沙孟海先生曾云 「宛若翁之書勝於畫，當在吾之上」。

全卷四千餘字，洋洋灑灑逾十米長，陸翁自題簽條並長跋，是一件
足以傳世的書法巨迹。

該手卷出版於《陸儼少全集》書法卷 二○○八年十月 浙江人民
美術出版社

▲清中期王文治 行書《夢樓書稿》冊頁
王文治（1730—1802），號夢樓，江蘇丹徒人，乾隆三十五年探花。

詩有唐人風範，書學米、董、二王，得力李北海，與翁方綱、劉墉、梁同
書齊名，並稱 「翁劉梁王」。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稱： 「國朝書
家，劉石庵相國專講魄力。王夢樓太守專取風神，時有濃墨宰相、淡墨探
花之目。」

《夢樓書稿》，紙本冊頁，十六通二十四開，是他寫給書畫家汪恭壽
兄弟的信稿。清吳門畫家陸恢跋文： 「右書稿十六通，係丹徒王夢樓太守
親筆致函心農、竹坪昆季者，雖屬草稿仍復一筆不苟，此古人不可及處。
故至今翁劉梁王稱為國朝四大家，而王書尤見風骨云。」

該冊頁曾經吳雲、吳大澄、吳湖帆鑒藏。
▲徐子鶴《黃山壯觀》圖
紙本設色165✕365cm 1978年作

徐子鶴，1916—1999年，江蘇蘇州人，師事錢瘦鐵，早年留學
日本。安徽博物館主管古書畫鑒定，省畫院副院長，著名山水、花
鳥畫家、鑒定家。

徐老曾十上黃山，積稿上萬，窺透了黃山之魂。謝稚柳稱其

「以南宋之墨，北宋之筆，黃嶽之魂及自家徹悟之心，糅合貫通，
寫盡了黃山峻峭而不離奇，溫潤而不綿弱的風神，使梅清、石濤諸
家不能專美於前。

該畫尺幅巨大，用極其寫實的手法和獨創的山石皴法、煙雲烘
染，使黃山以特有的新姿展現在觀者眼前，錢君匋題跋曰 「…子鶴
周甲後之力作，寫黃山雄姿無出其右，誠壯觀也」。以上所有展示作品均選自王福先生數百幅收藏書畫中之精稀藏品


